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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被那水土养育出的那方人，其
说出的话语当然也是从那方泥土与石头里面长出来的，
茂盛而别致，甚至还带有别才，即便是在一枚枯枝上，
常常也绽放着青青翠翠的嫩芽，顷刻间让你茅塞顿开。

望江地地道道一水乡泽国，滚滚长江在此千百年咆
哮，望江人因此在这千里烟波里，不仅日出日归，而且
汛来汛往，逐浪而居。作为一个起始于军事要塞之所，
我一直没弄清楚到底哪拨人属土著，哪拨人是客家，哪
一种属雷池这块息壤上独有的文化景观，哪一种是客家
文脉遗承，哪一句话是雷池真正的方言土语，哪一句话
属于漂泊而来的客家客套？也许，千百年的润化，早已
经二器相合，浑然一体了。

称大雷戍时，这里有人烟吗？我一直没真真切切听
到回答我的声音。看着家家姓氏谱头上标注的来自江西
瓦屑坝的字样，我一直不得要领。但土语方言却是有要
领的，有它的性情与阔境。曾有人去过瓦屑坝，那里人
说话的腔调与我们望江人说话基本一致。

有人考证，望江这块弹丸之地，由九省十三县的人
不断迁徙组成，像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微缩版或简化版。
由此可以断定，望江方言当然就在这千百次的交往与洗
刷中形成一个大杂烩，彼此渗透，相互兼容，然后逐渐
合一，横空出世而独具一格。有专家考证，望江话属湘
赣语系。湘江、赣江均在望江的上游，尤其赣江本是章
水与贡水的组合体，章水发自湖南、广东交界处的大庾
岭，贡水在江西与福建接壤的武夷山西侧。都快到海边
了，它们竟然仍要流至鄱阳湖，来到我们大雷，顺江而
下，抵达海天，实乃怪异。

怪异的还有一种，扬州土语与望江土话也有许多类
似之处。历史考辨，望江夏、商时属扬州地域，西周时
属舒国，春秋时前属吴，后属越，秦时属九江郡，西汉
时属淮南国，东汉、三国、西晋时均属庐江郡。如此长
期东拉西揣，处于大变迁之中的望江，方言土语不丰富
都不行。扬州口音中如“这会子”“才将”“嚼蛆”等土
话，家乡望江人人不离须臾。这些土语《红楼梦》中林
黛玉作为扬州人也是常常说说的。《红楼梦》第二十回，
林黛玉道贾宝玉：“偏说死！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
长命百岁的，如何？”第五十八回，林黛玉对关心她的紫
鹃，“骂”她“嚼什么蛆”。

雷池或望江的方言从瓦屑坝迁徙而来，又从湘鄂赣
等地水域顺江漂下，可谓跋山涉水，因而彰显的是敞开
怀抱的容纳，兼容与吸收，具有广泛的包容情怀及深厚
的文化底蕴。比如它称呼自己的嫂嫂为姐姐，认定过
门就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它叫外公外婆为家 （音 gā）
公家（音gā）婆，认定他们就是自己毫无二致的祖父祖
母……这大约就是雷池人的性格、内涵及坦荡的胸襟。
望江人称睡觉为困醒，这多么生动而贴切：睡觉不就是
一个从困乏到苏醒的过程吗！雷池虽穷乡僻壤，却喜儒
雅之举。在乡人的土语中，某件事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得
体，既俊俏又疏朗，便称之为儒雅：“你这事做得很儒
雅，没得说。”望江是水乡，很多方言中带上了鱼腥味，
比如在礼节与人情世故方面做得不到位，望江人说：“你
这事办得不腥不臭！”家乡另有句土语，叫“默想荆州”
我一直记忆犹新，其本意是一心一意谋划某事。想来赤
壁之战必然累及大雷，数代雷池人都在心念念帮着诸葛
亮夺取荆州。望江人做菜做饭叫扮。“堂客（这个老婆称
谓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也是那九省十三县带过来的），回
家扮点肉吃哉。”文言文中的“哉”字至今仍然滞留在望
江人的土语之中不肯散去。那肉怎不香糯滴滴！

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母叫我们给猪或牲畜找食
物，并不是叫割、也不叫挖，而是叫“讨”。一个“讨”
字承载着望江人对大自然的无上敬畏！那长在杂草丛
中、田沟地坝上的野草野菜，并不天生就属于我们人类
的，岂能随便挖走！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讨”，只能通
过“讨”这种谦卑的方式向大自然小心、谦慎地取。大
自然有多厚重，这个“讨”字就有多厚重，大自然有多
灵光，这个“讨”字就有多灵光。

我还可以细细举例下去，比如，杀猪宰羊过年，望江人
从不用这个血淋淋的字眼，而是叫顺猪顺鸡，意思一切都
是顺的，猪为人类增加年味，是一条顺利的路。望江人甚
至称右边为顺边。想想右边的手用起来比左手的确顺畅
一些，由于左手不顺畅，因此望江人称左边为反边。

前几日，我外甥打电话给我，说是为我到山上挖了
一株野燕子红。我知道外甥讲的燕子红是杜鹃花，也就
是映山红。估计只有我们望江人才将映山红叫成燕子
红，真正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的时节，
既应景应物，又别致别情，我喜欢燕子红。

有人说望江话特别土，我想正因为它土才是望江
的。现代人都喜欢吃点土菜，看见土菜馆会立马走进
去。出门在外，听到一句望江土语，眼前顿时一片光明。

文化浓密的望江方言

曾经是县城里最热闹繁华的一条街。两
边都是商店，出售五金、木器、陶瓷、布匹等日
用杂货，所以一年四季，四乡八里的人都来此
赶集；街上整天行人如织，有推着自行车的，有
挑着担子的，还有卖了柴、扛着扁担麻绳的，往
来穿梭，川流不息。街道两边的房子一式都是
二层，上面一层大多是木结构，面街还建有窄
小的阳台，阳台上大多横架竹竿，主人把洗好
的衣服晾在上面，五色衣裳便在行人头顶飘
荡，因此不免有水滴落下来，打湿了下面的路
面——那路一律是长长的麻石铺的，虽不够平
整，但整体看上去，却又那么自然和谐。

这条街全长三里多，中间还有弯曲，仿佛一眼
望不到头。一条东西走向的大道将街道分为上、
下两段，还有一条小溪沿路流来。每走几十米就
有胡同岔开通往别处，增添了这条街的扑朔迷
离。我从小就来过多次，总觉得这里人气最旺，但
似乎一直弄不清它准确的具体方位与布局。

最初来这里是随父亲来打尖，主要是吃包
子、馄饨。那时候，县城里没有什么大饭店，也不
见有谁在大饭店就餐、请客，只有一些小吃店，而
最有名的就是南大街的包子馄饨店。奇怪的是
这店开在街道两边，须在这边街上付钱拿上竹
牌，再到对面街上领取食物；印象深的是那包子
刚出屉，热气腾腾，咬上一口，吃到很多汁水肉
馅，滋味醇厚；而那馄饨油水调和得好，吃来更可
口、滋润，所以，来这里吃的人很多，要排好长时
间的队。而我最后一次来吃，已是1992年，显然
店面已相对冷清了些，但旧时格局还在，我特意
跑到后厨的窗口，看到几名员工正在案板上包馄
饨，挑起的肉馅也多，难怪它味道诱人。

不能忘怀的倒是小学四年级时，老师让我
来这条街的百货店买过算术练习册，是帮全班
同学买的。我从乡下步行两个小时才走到这
里，误打误撞，闯进一家店铺，发现里面空间很
大，堆满货物，而门口朝里的一条通道像是一条
高台，站在台上，简直有点俯视整个店堂的意
思。我顺利买到了练习册，回来受到了表扬。
只是我至今不太明白，老师何以让我这样一个
十二岁的孩子独自进城买东西，是为了锻炼我
吗？多年后，我陪母亲来此购物，见这店已大为
缩小，货物也没有当年丰盛。在购物时还与收
钱的老人提起往事，彼此都有许多感慨。

这些往事，本已沉湮于岁月深处，但当新
世纪来临，我回乡来到这条街上漫步，却又不
自觉地一一钩沉起来。这时的南大街已经过
整修，显得比较整饬、干净，一座座木楼重新修
葺一新，朽烂的木板也都更换了，只是街上已
行人寥寥，过去所见的商店几乎都不见了，大
多改为居家模样，只有一两个妇女就着街头的
水井在洗衣择菜。我有些诧异，但忽然也就明
白过来：现在县城扩展了好几倍，建了好多大
商场，哪还有那么多的人都挤到这里消费、办
事呢？我于是慢慢地、悠闲地踱步，一边回忆
往日的情景，一边也在想这条街将来的命运。
在街口遇见一位老婆婆站在门口，便趋前问好
并跟她闲谈，她告诉我她家住在这里已经五十
年了。我提出去她家看看，她便让我进去，进
门发现是个四合院式人家，在天井里还有搭建
的小屋。老人说，丈夫是一位退伍军人，在朝
鲜战场受伤，一直在荣休院里疗养，前几年去
世了，她还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外地工作，女儿
和她生活在一起，但这会儿出去了。南大街竟
还住有一位英雄，我顿时觉得这街有些不平
凡，更有了厚重感和历史感。。

仿佛为了印证这一点，回到街上，我就看
见每走一截，就有牌子钉在两边墙壁上，提示
这是历史建筑、注意保护，不由在心里赞叹家
乡的文物部门工作做得细致。牌子提示这些
古建从前都是什么“老字号”，记得有福米祥米
行、天兴邮政代办所、刘恒丰丝线店、戴盛昌杂
货店、春和大药店……这勾起我无限的联想：
当年，那么多老式铺子在这里营业，城关居民
和乡下的农民在这里出出进进，与老板、店员
打着乡谈，加上算盘的拨拉声、各种吆喝声，透
露这座小城的生活是多么的有声有色。

我忽然想起过去听父母说起：我的祖父也
曾在县城里开过店，似乎正是在南门一带，或
许就在这条街也说不定。我再仔细端详那些

“老字号”的名牌，希望能从中找到我祖上和先
人的信息，可惜一点踪迹也没有。我又记起父
亲说过，1950年代初，他为了报考师范，还曾在
县城上过一个数学补习班，他晚间回到祖父的
店铺，半夜饿了，就从床铺上伸手到床头的大
缸里摸饼干……这些片言只语，都使我产生无
限的遐想，我的祖、父辈都曾在这街上生活，他
们应该与这里的商铺、住户打过交道，他们把
自己人生的一段履历深深地留在这里，这条街
与我的联系也就非同寻常，眼前的街巷顿时在
我眼前生动起来。

南大街
李 成

1个、2个、3个……8个，9个，10个。
亚惯呆呆倚在街上的长椅，不停地

数着从他眼前走过的机器人。他几乎每
天都坐在这张椅子，一个个地数着从他
身边路过的机器人。

这条街上的人说，亚惯就像个二流
子，整天数着机器人干什么。有人觉得
他很无聊，也很可怜。

亚惯是一个快三十出头的青年人，至
今还没有谈成一个女朋友，女人嫌他穷。

亚惯参加过一次速配大会，他被女嘉
宾问：家里有无机器人？数量有几个？亚
惯慌张答道：只有一个，是父母买的。

女嘉宾们哈哈大笑，玉手一点，全
灭了灯，亚惯被淘汰了。他沮丧地从电
视演播大厅走出来，机器人朝他做鬼
脸，嘻嘻，机器人嘲笑他不知好歹参加
女嘉宾大会。在大门口，亚惯听到有人
在嘀咕，这个年代不缺美女，满条街都

是整容过的美女，做男人真难呀！
亚惯转身回头，发现是一位秃顶的

中年大叔，他对中年人充满好感，报以
一笑。中年男人的打扮像个乞丐，邋遢
的脚下，放着一根拐杖和破盆。那个年
代已不用纸币，亚惯想给倒霉的男人施
舍，但他身无分文。

亚惯来到以前上班的工厂，决定讨回
工厂拖欠的工资。他与门卫的老头儿很
熟，老头儿给他的印象总是一副多愁善感
的样子，对了，他是一个诗人，写有成百上
千首诗歌。老头儿写诗多在门卫室，边工
作边在心里记下，下班回家再整理下来。

亚惯与老头儿喝过几次酒，他独身
一人，老伴多年前已离他而去，女儿不
知在什么地方混生活。每次喝酒，老头
儿喝上了头，都给亚惯朗诵他写的诗，
念着念着，老头儿自个儿呜呼号啕，亚
惯知道他的痛苦在哪里。

远远地看到工厂的大门，看门的老
头已不在那里，两个机器人威风凛凛地
守在大门两侧。

亚惯走到大门前，两个机器人嗡声
问：你来干什么？

亚惯说：我以前是这里的职员，看
门的老头呢？

机器人不好气地说：早被解雇了！
亚惯说：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机器人哈哈大笑：老东西，你还说

他干得好？厂里丢了多少东西了？还放
坏人进来！没事你快走吧，在大门口碍
手碍脚影响我们工作。

亚惯大声说：我要进去讨工资，厂
里欠我们的工资很多年了。

机器人说：甭想，厂里的头儿都不
在，我们只是最低级的门卫，等下，高
级主管过来，可就给他添麻烦了。

亚惯原地不动，两个机器人使劲一
推，他像纸片一样飞了出去。

亚惯从地上爬起来，嘴里喃喃自
语：老头儿被解雇了，他可是一个好
人，这世道真让人无语。

此时，更高级的机器人从里边出来
了，他厉声呵斥那两位低级的机器人，
他们毕恭毕敬地听着。

哦，你在街上干什么
陈洪健

一只蜻蜓从我身后飞来，它觉出天
气的潮湿，要下雨了，所以飞得很低，
只一眨眼工夫，就从我身旁掠过。我看
见它的翅膀，平平地张开着，并未做任
何扇动，然而，它飞远了，像飘一样，
稳稳地飞远了。

风越刮越大，家门口不远的大杨
树，越往高，树枝带着树叶，仿佛要挣
脱大树本身，摇摆得越厉害。之前因旱
变黄变干的树叶，一片一片，在空中飞
舞、凌乱，然后像秋天那样，飘然落下。

天阴沉沉的，很好，这让人充满越
来越大的希望。浓灰的乌云在天上奔涌
游走，与另一块云聚集、联合、堆叠，

完成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加速，如此努
力。它们的体积慢慢变得庞大而厚重，
裹挟着亿万粒水珠，对人间大地的焦
渴，即将予以回应。

终于还是下了。先是无比珍贵似的，
粒粒分明，一粒雨滴落下来，打在地上，像
完成一句诺言的兑现，湿湿的，圆圆的，全
部有迹可循，然后洇开，才开始变得模
糊。这样的雨滴打在身上、头上、脸上，是
有小小痛感的，欢乐的，激动的，兴奋的，
有实实在在雨滴坠落之感。

这是大雨的前兆，这样的雨很不客
气，它会越下越大，直到你听见唰唰
声，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是专属于大雨

的拟声词，一颗悬着的心，最终放下。
这样的雨声，在日渐浮躁的今天，

它同鸟鸣、海浪、泉水的叮咚、风的呜
咽，一起被收集制造成白噪音，疗愈无
数人无数的失眠之夜，如同远古时期，
空旷山洞里，我们祖先最初的心安。

种子，秧苗，小草，所有发出呼唤
的、被我听见的、以及沉默不语的，在
同一场雨里，共领受这同一场恩泽，它们
一定知道：那创造世界的，一定最先创造
了雨，借雨水使我们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流转不息，使我们成为供给万物的生
命能量。太初有雨，然后有道。

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并借雨水使已
死的大地复活，对善于听话的民众，此
中确有一种迹象……《信仰的历程》里
如是认定。

同样，这个世界也是简单的，简单到
那只从我身旁掠过，小心翼翼绕开不碰到
我，但仍被我看到的蜻蜓，它用低飞，就是
要告诉我，马上就要有一场雨来临。

一片雨水落下遇见人们破碎。

万 物 生
杨 云

世情山川故园

世情人间小景

所谓土菜，就是生于乡野，长于田
园，饮日月精华，经风霜雨露，再用农
家柴火铁锅烹饪，便成就了一道道风味
独特的土菜肴。偶食一顿，便经久不忘。

故乡依山傍水，物产丰饶，一年四
季皆有美味。

清明前后，田野里，山坡上，池塘
边，还有农家菜园里，赶集似的，不断
窜出各色菜品：荠菜、香椿、水芹、茼
蒿、马齿苋……有别于菜市场上叫卖的
粗壮肥硕模样，它们身形娇小，但散发
着乡野独特质朴的气息。土菜做法简
单，清炒、或凉拌；拌炒鸡蛋、或拌炒
肉丝。因其自然生长，一下锅，便清香
四溢，吃起来更是停不下手中筷子。

夏季到来，乡野里水产品绝对吸引
舌尖。故乡水塘、河湖星罗棋布，鱼虾
肥美，品种繁多，曾滋养了两弹元勋邓
稼先，书法大师邓石如，戏剧大师严凤
英等享誉中外的名流。

那时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清晨看
到父亲夜晚抓回的泥鳅、黄鳝。母亲稍

做处理后，放入柴火锅里清炖，不添加
任何佐料，味道却是那么鲜美，就连汤
汁都能让我们姐弟五人喝上一大碗。谁
能想到，这般原汁原味，也能征服舌
尖。如今，市场上水产品已是目不暇
接，做法更是花样翻新，却怎么也吃不
到生活在乡村时的感觉。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身披白纱的冬
瓜，肚大腰圆的南瓜，红皮白瓤的山芋，
还有那色泽嫩绿的秋黄瓜，被一一端上
了农家的餐桌。幼时最乐意跟随母亲
去菜园，挑选一个中意的秋黄瓜，学
着大人的模样，就着外衣来回擦拭，
将毛刺擦去，然后放进嘴里，嘎吱嘎
吱咀嚼起来。那种清脆香甜的滋味，
至今不曾忘记。

冬日寒冷，乡野一片肃杀，菜品日
渐稀少。老人们常说，经霜历雪的蔬菜
更是好吃。最常见的白菜、萝卜、包心
菜等家常土菜，经过秋的积淀，冬的洗
礼，炒食变得越发香甜可口，百吃不厌。

冬季也是收藏的季节。经验丰富的

农人便把收获的瓜果蔬菜，以各种方式
贮藏起来。青菜腌制，萝卜切片晒干，
扁豆和辣椒用长线串起来，吊在屋檐下
风干，红薯则贮藏进地窖。这般收藏的
食材，能保存多月不变质。

土鸡、土猪等家禽家畜，那可是绝
对的美味。因农家常年散养，主食虫草
野菜，它们个个都是“运动健将”，练就
一身腱子肉。那年五一长假，友人与我
一起回到故乡，目睹一群土鸡展翅高飞
的景象。约十米宽的河岸，雄鸡引吭高
歌，引领着一大群土鸡像接到命令似
的，相继起飞，稳稳落到河对岸的青草
地四处觅食。友人初识，土鸡如此彪
悍，惊呼实属罕见。

还有一些特色小吃，一直流传至
今，甚至辗转到了城里。农历三月三的
蒿子粑，清明粉蒸肉，端午艾叶汁青
团，中秋桐子叶蒸粑。只是，几经变
迁，离开故土的地方小吃，已淡去了原
有的味道。

关于故乡的土菜，还有个故事较为
稀奇。数年前，有位身处异乡的友人患
有顽疾，终日茶饭不思，却独爱乡间的
水芹、鲫鱼、黄鳝，不得已返乡休养，
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许是这碗烟火，盛满了故土的浓情，滋
养了游子的身心。

故乡土菜
曹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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